
苏轼与韩国汉诗中的“白战”＊

阮　怡

　　提要：欧阳修在聚星堂宴饮会客，与客赋诗，摒弃常用、陈旧、熟悉的语言来描摹雪，首创“白

战”体诗；苏轼对其创作规则进行阐释并身体力行的创作，将“白战”体诗创作发扬光大。随着苏

轼诗歌盛传海东，韩国诗人已广泛接受以“白战”咏物的方式。在他们眼里，白战是行酒的律令，

也是赋诗的规则，更是诗人之间逞才使气的一种方式。“白战”一词运用范围亦随之扩大，他们

将“白战”视为“诗战”的同义语，忽略了“白战”中“白”的含义，而着眼于“战”，代指竞技性强的作

诗方式，包括次韵诗、分韵诗、联句诗、科举考试赋诗等。“白战”这一诗学术语在韩国的演变轨

迹展现了韩国文人对苏轼这一文学典范的推崇以及古代中韩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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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咏雪诗是中国古代咏物诗歌的一个大类，发展到宋代，宋人求新求变、力去陈言，将新颖的表现方

式融入到咏雪诗的创作中，产生了一种表现手法独特的诗歌，称为禁体诗。这类诗不以常见、惯用的

词语来咏雪，而是另辟蹊径，选用生僻、险奇之语来咏雪，创造奇丽之境，这种作诗方式又称为“白战”。

以“白战”作诗的方式远播东国，在韩国汉诗界影起强烈反响，他们接受了“白战”一词的原初含义，并

在此基础之上产生了一些误读，演绎出新的含义。目前，就笔者所见，学界尚未有文章关注到韩国汉

诗中屡次提到的“白战”作诗的方式，本文通过细读文本，探讨“白战”这一诗学术语在韩国汉诗中演变

的轨迹及误读的原因。

一、陌生化咏雪：“白战”溯源

始作禁体诗的是欧阳修，皇佑二年（１０５０年）欧阳修时为颍州知州，建聚星堂，宴饮会客并作《雪》

诗，原诗如下：

　　新阳力微初破萼，客阴用壮犹相薄。朝寒棱棱锋莫犯，暮雪緌緌止还作。

驱驰风云初惨淡，炫晃山川渐开廓。光芒可爱初日照，润泽终为和气烁。

美人高堂晨起惊，幽士虚窗静闻落。酒垆成径集瓶罂，猎骑寻踪得狐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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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蛇扫处断复续，猊虎团成呀且攫。共贪终岁饱麰麦，岂恤空林饥鸟雀？

沙墀朝贺迷象笏，桑野行歌没芒屩。乃知一雪万人喜，顾我不饮胡为乐。

坐看天地绝氛埃，使我胸襟如洗瀹。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万象窥冥漠。

颍虽陋邦文士众，巨笔人人把矛槊。自非我为发其端，冻口何由开一噱。

欧阳修作此诗有严格的规则需遵循，其小序云：“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

用”。① 严禁使用描写雪形状以及动态特征的常用词语。全诗描绘了一幅广阔的雪地景象，初春仍寒

气逼人，大雪复作，在阳光的照耀下，山川耀眼，一片润泽和气的丰年迹象。美人、处士、肆酒商贩、猎

人，上至宰相、下至农夫都在为这突如其来的大雪而惊喜。诗歌刻画雪景以及人们在雪中的活动以及

心情，抛弃了刻画雪景常用的词语，达到翻陈出新的目的。

苏轼仿欧阳修作诗规则，创作了两首著名的禁体诗，一首是嘉佑四年（１０５９年）冬乘舟出川，南行

赴京途中创作的一首咏雪诗，题为《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

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诗云：

　　缩颈夜眠如冻龟，雪来惟有客先知。江边晓起浩无际，树杪风多寒更吹。

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变尽沧浪髭。方知阳气在流水，沙上盈尺江无澌。

随风颠倒纷不择，下满坑谷高陵危。江空野阔落不见，入户但觉轻丝丝。

沾裳细看巧刻镂，岂有一一天工为。霍然一挥遍九野，吁此权柄谁执持。

世间苦乐知有几，今我幸免沾肤肌。山夫只见压樵担，岂知带酒飘歌儿。

天王临轩喜有麦，宰相献寿嘉及时。冻吟书生笔欲折，夜织贫女寒无帏。

高人着屐踏冷冽，飘拂巾帽真仙姿。野僧斫路出门去，寒液满鼻清淋漓。

洒袍入袖湿靴底，亦有执板趋阶墀。舟中行客何所爱，愿得猎骑当风披。

草中咻咻有寒兔，孤隼下击千夫驰。敲冰煮鹿最可乐，我虽不饮强倒卮。

楚人自古好弋猎，谁能往者我欲随。纷纭旋转从满面，马上操笔为赋之。②

全诗写大雪降临，江河、陵谷、青山、野树都覆上皑皑白雪，天地苍茫的景色。生动地描绘了山夫、饮酒

者、天子、宰相、书生、织女、隐士、野僧、舟中行客等各色人物在雪中的活动以及对下雪的感受，被汪师

韩评曰：“岩壑高卑，人物错杂，大处浩渺，细处纤微，无所不尽，可抵一幅王维《江干初雪图》。”③苏轼的

这首咏雪诗所禁词语在欧阳修诗歌基础之上增添了常用来比拟雪形态的词语“盐”、“鹭”、“蝶”；常用

于表现雪花动态特征的词语“飞”等。这些常用来描绘或比喻雪形态或动作特征的词语皆是苏轼咏物

所摒弃的。

苏轼更著名的一首禁体诗作于元佑六年（１０９１年）出治颍州时，在欧阳修当年建造的聚星堂内宴

客赋诗，依禁体诗规则写下《聚星堂雪》。其序交代了作诗缘由，序云：“元佑六年十一月一日，祷雨张

龙公，得小雪，与客会饮聚星堂。忽忆欧阳文忠公作守时，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

丽。迩来四十余年，莫有继者。仆以老门生继公后，虽不足以追配先生，而宾客之美殆不减当时。公

之二子，又适在郡，故辄举前令，各赋一篇。④ 苏轼以欧阳修“门生”之名，号召宾客依“禁体物语”之令

作雪诗，增加作诗的难度，达到因难见巧的目的，再现欧阳公当年友朋满座，约客赋诗的佳话。其

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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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前暗响鸣枯叶，龙公试手初行雪。映空先集疑有无，作态斜飞正愁绝。

众宾起舞风竹乱，老守先醉霜松折。恨无翠袖点横斜，只有微灯照明灭。

归来尚喜更鼓永，晨起不待铃索掣。未嫌长夜作衣棱，却怕初阳生眼缬。

欲浮大白追余赏，幸有回飙惊落屑。模糊桧顶独多时，历乱瓦沟裁一瞥。

汝南先贤有故事，醉翁诗话谁续说。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

前八句写冬雪初下轻扬飘洒的姿态以及主客欢聚歌舞宴饮之欢乐。接下来八句依次写夜间之雪，初

阳照耀之雪、风中之雪、桧顶之雪、瓦沟之雪等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雪的姿态。正如纪昀所评“句句恰

是小雪，体悟神妙，不愧名篇”。① 最后四句号召效仿汝南先贤欧阳修作禁体诗，所谓“当时号令”是指

皇佑二年欧阳修于聚星堂约客赋诗作雪诗时的准则，规定：“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

事，皆请勿用”；“白战不许持寸铁”中“白战”指不带任何武器，徒手战斗，这里比喻不用任何习见的描

写雪的颜色、形态的陈言来咏写景物，与“禁体物语”具有相同的含义，因此“禁体诗”亦称为“白战体”。

咏物诗本以体物，能细腻展现描写对象的形态、动作特征为正宗，而以“白战”作诗，其创作要求与之背

道而驰，要求“禁体物语”，这极大地增加了诗歌创作的难度，正如苏轼所说的“于艰难中特出奇丽”，在

自我设定的限制条件下写出奇丽的诗歌，实属不易。

二、“白战”献诗：作为酒令与诗规的号令

“白战”作为聚星堂宴饮赋诗之号令，苏轼让在座宾客“辄举前令，各赋一篇”，究其实质，白战之令

是文人赋诗行酒的酒令，当代学者对此已有所论及。周裕锴先生认为：“苏轼的‘禁体物语’提出于文

人燕集的独特场合，即‘与客会饮’‘各赋一篇’，既是行酒的酒令，也是唱酬的规则，因此这种特殊的诗

体具有强烈的文字游戏和诗艺竞技的意味。”②禁体诗中饮酒与作诗如影随形，如欧诗中“乃知一雪万

人喜，顾我不饮胡为乐”，苏诗中“欲浮大白追余赏”，“我虽不饮强倒卮”都明确提到赋诗饮酒，文人燕

集按一定规则赋诗，为诗不成则以酒示罚，这是一种以诗佐酒的文人风尚。这种酒令将作诗与饮酒结

合起来，“多具临时设辩的性质……因此这些酒令大多是被一次性地应用的。”③可见“白战”则是源自

欧阳修、成于苏轼，由两人应景而设的酒令规则。

苏轼诗歌在其生前就已传入高丽，在高丽后期掀起了一股“苏轼热”，高丽文人对其声名、文采都

十分倾慕，不少高丽士人都学习苏诗，模仿苏诗的题材、点化字句、沿用意象、承袭苏诗的风格。朝鲜

王朝建立后，随着学术思潮以及文学风尚的转变，朝鲜文坛或宗苏黄，或模拟明人之风、转而学唐，或

受清人影响兼采唐宋，苏轼诗歌的传播情况也随之发生变化。但是无论怎样改变，在东国诗人眼里，

苏轼已具有了文学典范的意义。正如崔雄权所说：“高丽后期以后，韩国汉诗在大部分时间段内，都是

在以苏轼为代表的宋诗风的影响下发展的。即使是在朝鲜朝前期，一些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反思苏轼

及其诗歌，甚至对其进行批评，但未能彻底改变苏轼诗歌在诗坛上的影响力。苏轼诗歌开始以另一种

方式，即潜隐的方式或者唐宋结合的方式影响着朝鲜朝后期的诗人。”④受苏轼影响，“白战”作为酒令

被韩国汉诗文人广泛接受，多与文人的宴饮雅集、酬唱赓和相联系，以诗助兴、以酒侑诗。如权五福
《偶逢朴敬差、陈都事两先生，设酌房中》，诗云：“白战政酣风雪夜，清尊相对笑谈时……酒帝刘伶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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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衙官屈宋百篇诗。”①诗人与友相会，设酒款待，风雪之夜一边白战作诗，一边饮酒谈笑，酒助诗兴，

诗佐酒欢，斗酒诗百篇，“白战”显然充当了酒令的角色。又如：

　　座上尽才俊，白战谁最劲。广文骋雄健，先生尽雅正。挥翰不能止，骚坛堪主柄。知县气又

豪，觥饮称酒圣。忘形共欢谑，一席四美并（徐渻《次金郊赵察访》）②

特蒙九重之殊锡。盈罍法酒，含洞庭之春光；蘸甲清波，带赤岸之霞气；银丝雪脍，腥传丙穴

之鱼；金液霜苞，香浥卢家之橘。才黄封之饱德，复白战而献诗。为寡人赋之，岂敢居客之右。

（李明汉《拟宋翰林学士苏简易赐谢上尊酒设饯赋诗表》）③

自憐樗散老无能，白战词场奈不胜……何事樽前耽饮酒，为兹骚兴醉中增。（金得臣《又次权

说卿韵》）④

披云愧阙芳尊供，咏雪先蒙白战模。薄劣终非英妙辈，归来何敢慢关繻。（郑士龙《答于宗文

示韵》）⑤

这些诗句皆显示出白战作诗与文人宴饮相联系。宴会上需依令赋诗，违背酒令者需受罚，徐渻《和经

历》一诗记载三月三日上巳节曲水流觞的宴饮盛会，其中具体谈到依令喝酒的游戏规则：“座中宾佐皆

词客，白战谈锋谢钺斧。击钵催诗酒令严，浮白还依金谷数。”⑥参加宴饮的都是诗人骚客，击钵以表明

时间，在固定的时间内作出白战体诗歌，“白战谈锋谢钺斧”与苏轼“白战不许持寸铁”意义相近。“金

谷数”⑦指宴会上罚酒三杯的常例，如果不能按照规定写出诗歌，那就应“金谷之数”喝酒作为惩罚。东

国诗人清楚认识到“白战”喝酒作诗、游戏斯文的娱乐性，曰“杂联韩孟余，禁体欧苏创。故应逞才力，

不几近谑浪”，⑧“感物摛词语惊绝，不数白战穷谑娱”⑨认为“白战”作诗是席间游戏笔墨之作，是宴饮

中以资谈笑的娱玩方式。

白战是行酒的律令，也是赋诗的规则。据本人统计，《韩国文集丛刊》收录有四十多首禁体诗，如

黄汝一《效禁体》、徐居正《次韵》（金岩途中遇雪效禁体）、丁寿岗《聚星堂用东坡韵（禁体）》等诗。他们

遵循欧、苏设定的禁体规则，在结构、内容、语言多方面沿袭欧、苏禁体诗，特别是较多地借鉴了苏轼禁

体诗的语句、意象以及修辞方式，常在诗歌中表达对苏轼的追忆，盛赞苏轼的才华，并遥想聚星堂赋诗

的盛会场景。本人另撰文论述韩国禁体汉诗创作情形，在此不再赘述。韩国文人不管把“白战”当作

酒令还是赋诗规则，都突出地强调了诗人作诗过程中体现的才艺的较量，将“白战”作诗视为诗人之间

逞才使气的一种方式。诗人一方面感叹白战律令之严苛：“白战诗锋独窘皑”瑏瑠、“文场角艺令何严，白

战宁藏寸铁尖”瑏瑡；一方面更渴望难中取胜，一展诗才，作诗各方都怀揣着一决高低的竞技心态，“懒向

词坛争白战”，瑏瑢“白战奇功输永叔”，瑏瑣“白战词场奈不胜”，瑏瑤“白战文场斗隽贤”瑏瑥……充斥着争、斗、胜、

输等字眼，是一场诗艺的大比拼，其激烈程度犹如一场战争。于是诗人将诗坛视若战场，诗艺高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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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权五福：《睡轩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１７册，景仁文化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７２页。
［韩］徐渻：《药峯遗稿》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６３册，第１５９页。
［韩］李明汉：《白洲别稿》卷五，《韩国文集丛刊》第９７册，第５７０页。
［韩］金得臣：《柏谷集》册四，《韩国文集丛刊》第１０４册，第１２１页。
［韩］郑士龙：《湖阴杂稿》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２５册，第４９页。
［韩］徐渻：《药峯遗稿》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６３册，第１６２页。
石崇《金谷诗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参见［清］严可筠辑《全晋文》卷三三，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
［韩］李尚迪：《恩诵堂集》续集卷二《李安宇（龙在）示七律二章，勤嘱次韵，赋此以谢》，《韩国文集丛刊》第３１２册，第２５６页。
［韩］金安老：《希乐堂稿》卷四附《十玩子次韵忍性堂雪夜诗》《韩国文集丛刊》第２１册，第３６３页。
［韩］赵裕寿：《后溪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５５册，第０２１页。
［韩］柳梦寅：《於于集》后集卷二《中州杂咏十八首》，《韩国文集丛刊》第６３册，第４９０页。
［韩］李承召：《次徐刚中韵送浩上人归觐》，《三滩先生集》卷七，《韩国文集丛刊》第１１册，第４４７页。
［韩］李荇：《次韵正使安兴遇雪韵》《容斋先生集》卷八，《韩国文集丛刊》第２０册，第４８３页。
［韩］金得臣：《又次权说卿韵》，《柏谷集》册四，《韩国文集丛刊》第１０４册，第１２１页。
［韩］车天辂：《在试院奉示后湖二首》，《五山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６１册，第３８１页。



较量犹如战争胜负的比拼，如以下诸例：

　　青尊酒肆君先醉，白战骚坛我易降。（睦大钦《次李子敏赠行韵，示书状》）①

诗来白战望风降，捻断氷髭谩倚窗。屡对愉容凭远句，忽披昏瘴快晴江。（金安老《次韵复奉

青鹤丞相三首》其一）②

风斤须待郢匠斲，皷瑟宁混齐门操。对垒诗盟更未了，白战词锋思一鏖。（沈攸《醉中得長句

贈洪泛翁柳起之》）③

白战词坛哄未阑，骊珠何用敌蜣丸……欲竖降旛还作气，须从执律且乘欢。（车天辂《醉后示

东皐石峰》六首）④

分筹整笔阵，奋距酣白战。顾我才薄劣，旗鼓安敢擅。猶喜赴军令，奏凯为后殿。（宋奎濂
《同诸宗老少，陪丈席游凤栖寺，依晦庵故事，以缘溪路转深幽兴何时已分韵，得转字》）⑤

诗人充满以诗为战的豪气，将按白战之令作诗比喻成“鏖”战（激战、苦战）；以“降”、“竖降旛”、“望风

降”表现甘愿服输的心情以及对对方诗艺的推崇；以战争双方的“对垒”比喻同场赋诗的诗人；操笔作

诗之“笔阵”犹如作战之方阵，以指挥作战的“旗鼓”喻诗歌措辞立意，以“奏凯”喻诗成。一系列战争术

语来比喻作诗的修辞惯例集中凸显了白战作诗的激烈竞技性。

三、从“白战”到诗战：竞技作诗的演绎

东国诗人将白战之酒令视为“军令”，白战作诗犹如战场打仗，其竞技激烈性不言而喻，随之而来

的是“白战”一词运用范围亦随之扩大。“白战”不仅仅是聚会宴饮的酒令和以“禁体物语”作诗的规

则，它还大量用来指称需要争胜负输赢、一比诗艺高下，竞技作诗的方式。韩国汉诗人常用“白战”代

指唱和诗歌，如李喜朝《重阳日》一诗，诗前小序云：“壶谷爷、赤谷丈，会饮于余之新构太极亭上。盖此

地素号龙山，故为继李白《九日龙山之饮》也。登览讫，又泛舟其下，半日容与。夕又上岸尽醉，乘月而

罢。是日乡人来会者，亦六七人。二丈自初到，至临发，相与赋诗，各至十数篇，真白战也。余辈亦不

容无作，遂次其韵如左。”⑥诗人共有三首次韵诗，分别为《次壶谷早赴龙山九日之会韵》、《次赤谷韵》、

《次壶谷韵》，诗歌描写九月初九，友人相会，菊花满地之景，抒发佳期难再，贤人失志之感。从诗歌内

容来看，跟苏轼“白战体”诗歌禁体物语作诗的方式丝毫无涉，可见，诗人所谓“白战”指的是次韵唱和

友人诗。

从高丽到李朝时期先后与中国各王朝保持了紧密的邦交关系，特别是明清时期，朝鲜王朝定期与

中国互派使臣，处理外交事务。派遣使节名目繁多，如圣节使、冬至使、贺正史、谢诰使、陈慰使、谢恩

使、进表使……为彰显文治教化之盛，双方所派使节多为有文学才能的饱学之士，文臣见面常常诗词

唱和，这种用于诗赋外交、赓酬唱和的行为也被称为“白战”。如李睟光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以进慰使

身份出使明朝，将沿途见闻、吟咏之作集为《朝天录》一书，其序曰：“余膺命为进慰使，尹佐郞继善而述

为书状官，同赴京师……凡山川风俗之异，楼台民物之盛，与夫去国羁旅之思，一于诗发之。相与白

战，有唱辄和，诚不觉道途之远鞍马之劳也。今略存其槪，题曰《朝天录》。”⑦把与明朝使臣的唱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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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睦大钦：《茶山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８３册，第４９页。
［韩］金安老：《希乐堂稿》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２１册，第３１１页。
［韩］沈攸：《梧滩集》卷十二，《韩国文集丛刊》第３４册，第３８９页。
［韩］车天辂：《五山集》续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６１册，第４９４页。
［韩］宋奎濂：《霁月堂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１３７册，第３４２页。
［韩］李喜朝：《芝村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１７０册，第２９页。
［韩］李睟光：《芝峰集》卷十，《韩国文集丛刊》第６６册，第１００页。



称为是相与“白战”。翻检李氏此次出行的《朝天录》纪行诗集，并无禁体诗留存，可见李睟光所谓“白

战”与苏轼所称的“白战”已相去甚远。另外，此次出使明朝李睟光恰好与安南国使臣冯克宽见面，相

与唱和，有《安南国使臣唱和问答录》诗集传世，车天辂为其诗集所作序云：“芝峯先生之再聘天朝也
（按：李睟光于１５９０年以书状官身份曾出使明朝），有与安南国使臣酬唱者若干篇，问答者若干言，汇

为一卷。”又云：“我朝二百年，文墨之士朝聘上国者冠盖相望，未尝闻有与异国人酬唱者，独先生得与

安南国人有所白战，有所激昂，乃使异国之人得知我国文献之盛。而奉使之臣不下于古之人也。则先

生此行，不但不辱君命，又使我国重于九鼎大吕也。”①无独有偶，车天辂亦将李睟光与安南使臣之唱和

称为“有所白战”。这种唱和的意义远非文人普通的诗酒风雅可相提并论，它承载了深远的政治文化

意义，参与唱和的双方也非仅仅只是展示一己之才华，更代表了国家民族的形象。中国使臣多为进士

出身，集官员、文士身份为一体，在朝鲜使臣眼里，他们是汉文化的杰出代表，这极大地刺激了朝鲜使

者欲与其一试高低的竞争意识。双方都竭尽全力展现自身的文学风采，中、朝使者斗才比敏的争胜情

绪空前强烈，正因如此，韩国文人将“白战”也借用来表示外交场合的唱和。

“白战”也可用来指分韵作诗。如宋奎濂有《同诸宗老少，陪丈席游凤栖寺，依晦庵故事，以缘溪路

转深幽兴何时已分韵，得转字》一诗，众人以裴迪《辋川集二十首》中的名句“缘溪路转深，幽兴何时已”

拈字赋诗，诗人拈得“转”字，依次以“浅”、“旋”、“转”、“面”、“讌”、“见”、“便”、“传”、“践”、“战”、“擅”、

“殿”为韵脚，分别押先韵、铣韵、霰韵，邻韵通押，完全符合以“转”字赋诗的要求，诗人将此次赋诗称

为：“分筹整笔阵，奋距酣白战。”②分韵作诗是指古代文人约友赋诗，选择若干字为韵，各人分拈，拈得

何字就以此字所在韵部为韵作诗的方式。它本是一种文人之间斗才比敏的文字游戏，所赋诗歌既要

表现当时的场景、心境，又要在指定的韵部选择韵脚，在限定时间、韵部的情况下作诗，无异于戴着镣

铐跳舞，与苏轼“白战”作诗，自我设限的方式是一致的。

“白战”还可以用来指联句作诗的方式。联句是指古人宴饮聚会时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连缀创作

的诗歌。朝鲜朝正祖曾命群臣联句赋诗，自叙其事曰：“自集春门召泮儒，设朝食堂，命题试取拈东字

韵，使在筵诸臣联句。每拈一韵，应韵而对，随赋随书。轴既满，予遂占一句以完之。命阁臣揭板于摛

文院。”③群臣赋诗称赞此次诗歌盛会是“才高白战开文垒，道贯红心契极翁”，④以“白战”指称正祖拈

韵，命群臣依韵联句作诗的方式。金千鎰为朋友郑必达所写行状亦云：“七岁从全公汝怡游于普海寺，

命题平字联句，即答曰平林落叶埋春色，为数十人白战之魁”，⑤把含特定字眼的联句作诗称为“白战”。

联句要求诗人当场赋诗、才思敏捷，且与其他诗人所作诗句紧密相连，作出的诗歌风格前后一致，是文

人聚饮逞才使气的方式，从这个角度讲，与苏轼的 “白战体”诗歌并无二致。此外，“白战”还可用来指

称科举考试的文才较量。如金圣铎为金烋所写行状，叙述称颂其生平事迹，曰：“以万历丁酉某月某日

生公，天资超迈，神采映发。自孩提时，已能解文字。及入学，才敏绝人，于书一览辄记，藻思日达，属

文赋诗，援笔立就……既而赴都会白战，日未昳，具呈诗赋二篇，句语豪壮。考官金公中清，击节称奇

才，遂擢为魁。既出试围，为请见，仍见其子焉。是時，公方十五岁矣。”⑥将赴都会科考称之为“白战”。

又如俞瑒儿子参加肃宗登基后第一次科考，“入庭制呈者六千余人”，⑦儿子科考夺冠，俞瑒写诗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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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车天辂：《五山集》卷五，《韩国文集丛刊》第６１册，第４３０页。
［韩］宋奎濂：《霁月堂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１３７册，第３４２页。
［韩］正祖：《弘斋全书》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２６２册，第８７页。
［韩］正祖：《弘斋全书》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２６２册，第８７页。
［韩］金千镒：《行录》见郑必达《八松集》卷七附录，《韩国文集丛刊》第３２册，第２５２页。
［韩］金圣铎：《敬窝金公行状》《霁山集》卷一六，《韩国文集丛刊》第２０６册，第５２０页。
［韩］俞瑒：《秋潭集》卷之亨，《韩国文集丛刊》第３３册，第１３０页。



年声价续青毡，白战词场莫与肩。名出六千多士上，恩承九五圣君前。”①亦把科考赋诗称为是“白战”

词场。李朝为任用官吏选拔人才，也仿照中国建立科举制度，文人士子纷纷走向读书应举之道，属文
赋诗是科举考试中的重要环节，因而科考也成为文艺才华的较量，考场胜出、及第登科充满了竞技性，

与苏轼“白战不许持寸铁”的竞争激烈程度不谋而合。

在韩国文人眼里，作为酒令与作诗规则的“白战”摇身一变成为“诗战”的同义语，这与韩国文人对
“白战”体诗歌的认识有关。“白战”作诗要求翻陈出新，不落俗套，创作难度可想而知，对于异族文人
来说，可谓难上加难。韩人常常感叹“白战”诗难作，称：“大人比兴人谁解，郢曲由来少和唫”②；“郢歌
梁赋邈难和，袁卧焦寝高可说”，③禁体诗在韩人眼里是“郢曲”、“郢歌”，是阳春白雪的高雅作品，后人
难以企及。若有人能知难而进，创作出禁体诗，足以见出其在诗坛上逞才斗艺的自信，他们是诗艺比
拼中的胜利者。竞技性强是“白战”体诗歌留给东国诗人最深刻的印象，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白战”

渐渐偏离原初的意义，词义从苏轼以“禁体物语”为酒令作诗演绎为代指竞技性强的作诗方式，包括次
韵诗、分韵诗、联句诗、科举考试赋诗等。他们将“白战”视为“诗战”的同义语，忽略了“白战”中“白”
（即以赤手空拳作战比喻用不常见的词语咏物）的含义，而着眼于“战”，将诗场视为战场，战场上的冲
锋陷阵、立功报捷成为诗场上的斗才比敏、一决高低，“白战”一词成为“诗战”之喻为历代韩国文人反
复咏叹。

另一方面，明人对“白战”体的认识也深深影响了东国文人。明朝不少文人根据欧、苏设定的禁体
规则创作过数量众多的禁体诗歌，数量远超宋元，质量颇高，他们多沿袭苏轼设定的称谓，将“白战”视
为“禁体物语”的同义语。如费宏作《喜雪用禁体二十四韵》全诗铺叙雪中万象，无一犯禁，且云：“挟册
光堪映，论诗禁最严。苦唫毫屡秃，剧饮酒湏添。白战惭前辈，余膏亦可沾。”④将此次作禁体咏雪诗称
为“白战”，认为“白战”作诗虽禁令森严，令人煞费苦心，却是对前人作诗风采的发扬。又如：

　　长须踏雪送诗筒，白战令严乌敢缓。（高启《咏雪禁体次徐文学韵》）⑤

聚星堂上多勍敌，白战通宵恐未厌。（李东阳《雪晴和应宁诸君韵二首》）⑥

白战旧盟谁愿续，一尊同此系诗牌。（程敏政《雪后至南山精舍 》）⑦

以上诸诗皆为应雪景所作禁体诗，明确表达出“白战”作诗是指沿袭欧、苏前贤旧例，重现聚星堂风流
佳话，以禁体物语咏雪。但在明人诗文中，“白战”所指范围渐广，不再局限于专指以禁体物语作咏雪
诗的方式，“白战”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含义。如唐顺之《文训》一文称在科考中通过博学宏辞科进入仕
途者“皆贾勇词场、角雄艺闼；不厉兵而白战，争夺弧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胜若劣，一日而
决。”⑧其中，“不厉兵而白战”指不带一兵一器，驰骋文场，比拼才艺，与禁体咏雪无涉。又如程于古在
《芙蓉十编序》中谈及当朝文风曰：“觉近来风气以反为正，以驳为灵，以单寒为矜贵，以俭浅偏合为白
战横盾之胜，元声散为钩棘，钩棘变而俚音，质诸古先范型，觚与圆何径廷也，文焉用之？”⑨批判时人以
“俭浅偏合”为作文风尚，“白战横盾”显然是文场角逐之意。在诗歌中已有不少类似用例，如：

　　官柳森森夹道横，渭城不尽别离情。王曾名徳元无敌，孙楚才华籍有声。白战漫为文字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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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韩国汉诗中的“白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韩］俞瑒：《秋潭集》卷之亨，《韩国文集丛刊》第３３册，第１３０页。
［韩］黄汝一：《山寺伏次大海叔父雪中寄韵四首效禁体 （其一）》，见《海月先生文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１０册，第５３页。
［韩］林得明：《石渠直中值雪与好古斋存斋睡轩六云居士树轩次东坡聚星堂咏雪韵》，见《松月漫录》册一，《韩国文集丛

刊》第１１０册，第２２页。
［明］费宏《费文宪公摘稿》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３３１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８４页。
［明］高启《高太史大全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２３０册，台北商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２３页。
［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２５０册，第１４２页。
［明］程敏政《篁墩集》卷八七，明正德二年刻本。
［明］唐顺之《荆川稗编》卷七六，明万历九年刻本。
［明］程于古《落玄轩集选》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第６辑，第２５册，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７２页。



赤心应为故人倾。（刘春《次日王宪副孙进士饯别樊城邮亭》）①

却暑当湖阁，相将惬故群。觧衣围菉竹，移席就南熏。白战催行酒，清言罢论文。兴高犹未

已，秉烛坐宵分。（范钦《夏日集东沙》）②

两诗皆叙写与友人饮酒赋诗的欢乐场面，从所写场景来看，一为春景、一为夏景，与雪无关，“白战”不

可能指即景创作禁体咏雪诗，而是泛指宴饮雅集中的把酒赋诗论文的文才比拼。在明人诗文中，有时

沿袭欧苏旧例，用“白战”指称禁体咏雪诗；有时又将“白战”理解为以诗为战，以文为战，用来泛称诗艺

文才的竞技，这种用法在宋元文人作品中是很少见的，明代文人这一混用很可能影响了东国诗人对
“白战”作诗方式的理解。明朝与朝鲜朝关系密切，两国长期互派使者，使者多为饱学之士，擅长诗赋

文章，文学交流频繁；李朝使者出使明朝，大量求购中国文献典籍，明朝士人亦常常以书相赠，明代重

要文学流派以及著名作家的作品大量流入朝鲜半岛。随着两朝文学交流的机会增多，明人对“白战”

一词的混用亦可能随之进入到李朝文人的视野中，使得李朝文人误以为“白战”就是指一决胜负，比才

斗艺的文字游戏。查阅韩国文人的传世诗文集，把“白战”理解为“诗战”的东国文人皆是生活在１６世

纪末（即明朝后期）以后的文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在明代文学作品东传朝鲜半岛以后，明代文人

对“白战”的理解影响了东国文人的认识。

结　语

禁体诗始创于欧阳修，苏轼继其踵，进一步完善禁体规则，并将其形象生动地称为“白战”。随着

苏诗在韩国的广泛流传，东国诗人对这一作诗方式产生极大兴趣，他们承袭了“白战”为酒令的原初意

义，将其作为宴饮雅集中的一种游戏方式，以诗会友，再现苏轼聚星堂约客赋诗的盛会场景，积极创作
“白战”体诗，“白战”一语成为东国诗人评诗、论诗的常用术语，体现了他们对苏轼作为文坛领袖主持

的聚星堂诗会这一文坛佳话的憧憬，对苏轼文学才华的景仰，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韩国士人对苏轼这一

文学典范的尊崇。基于韩国汉诗人对“白战”作诗充满竞技性的深刻印象以及明代文学作品在东国的

广泛传播，韩国汉诗诗人对这一术语的理解出现了偏差，“白战”之义与苏轼原意有了显著的改变，成

为“诗战”的同义语。中华文化在汉文化圈中产生过巨大影响，白战体诗歌在韩国的传播接受以及改

变只是从极其微观的层面印证了这一事实，中国还有更多的文学现象、文学典籍、文学典范影响着周

边国家。东亚各国长期浸润于以儒家文明为代表的汉文化中，有相似的道德观念、精神信仰和知识结

构，但各国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又保持着自身的民族特色，对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改变。如果我们

把跨越国度而又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提炼并弘扬起来，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好地阐释汉

文化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必能提升不同国家相互的文化认同感，促使汉文化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为

人类文明的友好相处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者阮怡，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院副教授。成都　
６１０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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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明］刘春《东川刘文简公集》卷二三，《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３３２册，第６１２页。
［明］范钦《天一阁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３４１册，第２１３页。


